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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精神病患者的“黑暗”人生

手手脚脚被被锁锁镣镣铐铐，，88年年没没出出过过黑黑屋屋
一周前，济南长清张夏村 42 岁的精神病人吴强刚从小黑屋里被人解救出来。21 岁那年，他得了

精神分裂症，三进精神病院，症状未曾缓解反而愈演愈烈。犯病时，吴强胡乱打人，甚至杀人，闹得家里
鸡犬不宁。无奈之下，他被父用镣铐锁住，还关在铁笼和小黑屋中，这一锁就是 11 年。

文/片 本报记者 魏新丽

三进医院治疗
花完了钱只好放弃

1995 年，济南长清张夏镇
张夏村，村民吴强刚好21岁。他
中专毕业，学的是汽修，正打算
找一份修车的工作。吴强是家
里的大儿子，他下面还有弟弟
和妹妹。在父母的眼中，他内
向，不爱说话，不到处乱跑，也
从没打过架，一直是个让父母
省心的孩子。“小时候给他10块
钱，他一分没花，原样还了回
来。”这个故事被他的父母反复
提及。

但是没有人能想到，最省
心的大儿子却给这个家庭带来
了无尽的痛苦。

1995年，一次邻里纠纷改
变了吴强的人生。邻居家五六
人一起上来，把吴强给打了。事
后，吴强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倒
头就睡，一睡就是八天。“气出
不来，串了筋。”母亲齐良英说。

直到吴强时不时地咯咯
笑，父母才发觉出了问题。他们
带着吴强去了四十公里外的一
家专业精神病院。1996年2月去
的，六七月才回来。犯病后，吴
强一共三次来到这家精神病
院，但是治疗效果并不明显。

“他在医院不吃药，偷偷吐了。”
齐良英说。偶尔有点效果，出院
后吴强也不按时吃药，遇到点
刺激，就又犯病，一次比一次严
重。

那时,吴强的父亲吴文河
出去打工，一天赚十几块钱，每
次去医院都得花几千块钱。“没
钱了就回来，筹到钱了再去
治。”吴文河说。就这样，吴强第
三次去医院后，钱都花完了，就
再也没去过。

在医院里，吴强也遭到了
虐待。因为他不听管，一个男护
理员便用被子蒙着他的头，把
他一顿狠揍。齐良英去看时，发
现儿子脸都不是个样儿，鼻青
脸肿，眼睛只剩一条缝。

由于治疗不力，吴强的病
一天比一天严重，犯起病来六
亲不认。吴强一犯病，就有一
股子邪劲，得三四个成年男

人才能制住他。

烧了三次家
还杀了一个老人

家里的东西被他放火烧了
三次，家具也都被他砸烂了。最
严重的一次，他杀了人。

那是一个6 0岁的村民，
在吴强犯病时，那人曾经来
帮忙灌药，吴强便对这个老
头记恨在心。有一天傍晚六
点多，他在村子南边的河道
旁发现了这个老头，老头刚
从田地里回来，扛着一把铁
锨。吴强便上前，抢过铁锨把
人给打死了。事后，吴家赔了
死者家属两万块钱。

2005 年的一天，吴强又
犯病，他拿着很长的铁钉子
去扎吴文河的一条伤腿。吴
文河把他拨拉开，吴强以为
要揍他，就摸了个叉子，向吴
文河打过来。吴文河用胳膊
挡了一下，叉子的齿都被打
断了。吴强还不罢休，又摸了
个别的家什，追着吴文河跑。
吴文河和齐良英跑到厕所里
躲了起来，吓得不行。“我们
说，这怎么办啊，别藏了，要
不就锁起来吧。”吴文河回忆
说，“没办法啊。”说这句话
时，他抹了把眼泪。

当天，吴文河就叫了人
来，把吴强锁在了一个空置
的屋子里，锁了一个月。这期
间，吴文河找了会电焊的女
婿，专门定做了一个大铁笼。
两年后，吴强竟然把铁笼的
栅栏给弄断了。四五个人来
到院里，把刚出来的吴强架
起来，拧着胳膊推到了旁边
的一间小黑屋里。

这间不到10平方的小黑屋
早已准备好，就是防备吴强从
铁笼逃跑的。吴文河特意给屋
子安了一个铁门，窗户也换上
粗粗的铁栅栏。铁门落锁，神志
不清的吴强被关在了小黑屋
里。8年来，铁锁从来没打开过。
吴强一步也没出来，家人几乎
一步也没进去过。

戴了多年镣铐
被解救时号啕大哭

直到2016年6月22日，济南
市远大脑康医院的医护人员通
过“解锁行动”，才把吴强解救
出来。他出来的时候，长发及
腰、赤身裸体，肌肉萎缩后几乎
站不起来。被解救出来的那一
刻，吴强号啕大哭。

6月28日，记者来到吴文
河家中，小黑屋还保留着吴
强走之前的样貌，里面堆满
了矿泉水瓶和塑料袋，还有
破碎的棉被和军大衣。里面
没有床，吴强从矿泉水瓶子
堆中挖出一个坑来大小便。

吴强的父母不敢进屋，就
通过窗户往里送饭。“天长三
顿，天短两顿。”吴文河说。由于
吴强把碗都摔坏了，而且拿不
出来，齐良英就用矿泉水瓶给
儿子送饭。矿泉水瓶里装上水
或者面条，有时候装菜。馒头等
就用塑料袋装着，一块扔到屋
子里，吴强就会自己摸索着捡
来吃。“一送饭去心里就不得
劲。”齐良英说。

大多时候，吴文河夫妻
俩对儿子的恐惧胜过感情。
当被问到有没有想过把他放
出来时，吴文河说，“可不能
放，俺们都害怕。”虽然如此，
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夫妻
俩都会抱着哭一场。

因为害怕吴强跑出来伤
人，他的手脚都被用镣铐锁
上。后来手上的铁链把皮肉
磨破，流血化脓，露出白骨，
他 们 才 把 他 手 上 的 铁 链 摘
掉。但是脚上的铁链一直在，
直到医生来了，才给撬开。

6月28日，记者在病房里
看到了吴强。他的头发被剪
短，已经能弯腰行走。与刚出
来时的狂躁相比，他已经恢
复了很多，可以自己吃饭吃
药，以及上厕所和洗漱。

院长刘庆贵说，吴强是典
型的精神分裂症，现在在吃药
打针，进行保守治疗，后续可能
会进行微创手术，有望恢复自
理能力。吴强每月的医药费在
两千左右，由医院负担。

跟吴强聊天时，他会给
出回应。给他水杯，他会说谢
谢，腼腆地笑。当被问到年龄
时，吴强说，二十七。他的记
忆依然停留在年轻的时候。

精精神神病病患患，，归归处处难难寻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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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新丽

“一旦确诊了精神病，无论
是乱打乱闹的阳性症状，还是
自我封闭的阴性症状，都应该
限制其行为能力。”济南心理卫
生协会副会长张洪涛说，像吴
强这类的精神分裂症，往往伴
随暴力倾向，且不定时发作，对
其进行行为限制是必须的。“但
精神病人也是人，应该提供治
疗。”

病患多，床位少

吴强的病情发展到后期，
已经无法被正常监护，张洪涛
认为，这种情况下应该依靠药
物来对其暴力倾向进行抑制。

“现在的精神类药物大部分都
能控制住阳性症状。在治疗一
段时间后病情稳定好转了，再
适度让他接触社会。”

如果症状确实是家庭无法
控制，张洪涛建议还是送精神
病院。“有暴力倾向的病人可以
安置到特殊的病房中，有专业
的治疗和约束。”

不过，数据显示，全国重性
精神病已达1600万人。与数量
众多的患者相比，能够接受治
疗的并不多。山东省精神卫生
中心一位专家曾介绍，山东省
重性精神病患者达100万人，但
全省床位才 32 万张。

济南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
科主任朱君曾表示，不少家属
没钱将患者送到医院，只能

“锁”在家里。此外，精神疾病常
年服药，虽然新农合可以报销
一部分，但是对于不少农村家
庭来说还是很困难。对于这种
情况，张洪涛说，首先可以寻求
公益医院的帮助。“有的精神病
院每年都提供免费收容名额。”
同时，他还建议家属求助当地
民政部门。

2014 年，济南市曾制定救
助办法，向全市贫困精神残疾
人每人每月提供50元的精神药
物治疗补贴，每年按一定任务
目标向确需住院的贫困精神残
疾人一次性提供4000元住院治
疗补贴。但这样的补助水平对
于长期住院吃药的患者家属来
说，难以解决当下的困难。

社区康复也是难题

让患者回归社会，送患者
到社区进行康复也成了题中之
义。“可现在的问题是，社区康
复的效果不是很好。”朱君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有的患者回家
吃了一段药后，患者家属也就
不监督患者吃药了。而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因为人员少等各种
原因，服务又跟不上。有的家属
担心影响患者的名声，不愿意
社区卫生站知道这种事。”

张洪涛则认为，社会义工
参与可以帮助精神病患者康
复。他还建议，政府和社会应该
加大对精神病患者的管理与服
务，如发现症状较严重者，要及
时告知公安局、街道办等。

跟人交流时，吴强能简单回应，有时也会腼腆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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